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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与佩林：妇女运动、性别政治和美国总统大选  

 

 

张璐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论述女性政治家希拉里和佩林得以参与 2008年总统大选的历史和社

会背景，指出这次总统大选在美国性别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本文认为，希拉里

和佩林得以参与总统大选是基于美国妇女运动前两次浪潮取得的政治成果，即女性取得投票

权和妇女参政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她们的参选也是美国妇女运动努力与美国党派政治进行

互动的一个结果。希拉里的参选反映了美国主流妇女运动自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与民主

党结成政治联盟的现实。民主党对女权领域重要主张的吸纳及对女性参政的支持，是希拉里

得以在这次总统大选中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的重要因素。而佩林的参选则反映出在妇

女运动的推动下，女性选民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越来越受到政党的重视。她获提名是共和党试

图吸引女性选民，以抗衡民主党在女选民中的传统优势而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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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美国第 44届总统选举尘埃落定，贝拉克·奥巴马成为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

总统。奥巴马的当选被美国和世界公众普遍看作是美国社会种族关系的一次历史性转折。其

实，与奥巴马当选美国第一位非洲裔总统相比，此次大选中同时出现了两名备受瞩目的女性

政治家，这也具有同样非凡的里程碑意义。一位是曾在预选中与奥巴马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提名展开激烈角逐的前纽约州参议员、现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另一位则是被共和党

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的阿拉斯加州女州长萨拉·佩林（Sarah Palin）。《华盛顿邮报》称，如果

撇开意识形态，2008年应该被称为“女性年”。【注释】Lois Romano, “Ideology Aside, This Has 

Been the Year of the Woman,”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4, 2008, A01. 【注尾】 事实上，

除了希拉里和佩林跻身总统竞选，美国女性在国会中占有的席位也创下历史新高，其人数在

参议院中将达到 17人，在众议院中则将为 74人，这充分显示出女性在此次美国大选中的政

治崛起。【注释】这里指的是美国 2009年第 110届国会，相关情况参见 Center for American 

Women and Politics (CAWP), “Record Numbers of Women to Serve in Senate and House,” 

November 5, 2008, 

http://www.cawp.rutgers.edu/press_room/news/documents/PressRelease_11-05-08.pdf. 实际上，

1992 年也曾被美国媒体和评论家称为“女性年”，因为当年两党的女性候选人、女性被提名

人，以及竞得参众两院及州级职务的女性人数，也创下历史记录。可参见 Ronald Keith Gaddie 

and Charles S. Bullock, III,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and the Year of the Woman: Structural and 

Elite Influences on Female Candidacie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76, No.4, (December 

1995), pp.752～753.【注尾】 《纽约时报》在大选前评论说，民主、共和两党都将“争取成

为女性的所想，”指出女选民近年来在美国总统选战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注释】Kate 

Zernike, “Both Sides Seeking to Be What Women Want,” The New York Times, Sept. 15,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09/15/us/politics/15women.html?_r=1.【注尾】 

 

  希拉里和佩林此次参与大选，使“性别”因素在美国总统竞选的历史中从一个“隐性基因”

变成“显性基因“，凸显了性别政治在美国总统大选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希拉里是第一位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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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总统一职发起最具实力冲击的女政治家。虽然她与总统一职失之交臂，但她巨大的公众影

响力，以及她在民主党预选中与奥巴马之间不折不扣的竞争，使她成为美国一位耀眼的女性

政治家。佩林是共和党历史上第一次被提名的女性副总统候选人，其意义耐人寻味。 

 

  虽然由于希拉里和佩林的出现，第一次使全球大多数人从性别角度关注美国的总统大

选，但事实上，性别如同种族一样，一直是改变和推动美国的政治进程的一股重要力量。 

 

  本文认为希拉里和佩林两人得以跻身总统大选，是美国妇女运动逐步涉足党派政治，且

与主流党派日益紧密政治互动的结果。本文将着力考察希拉里和佩林参选的社会历史背景及

其对美国妇女运动和美国选举政治的影响。 

 

   

一、美国妇女参政与妇女运动概况 

 

 

  美国妇女的参政水平，如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是和妇女人口比例失衡的，这反映

了妇女在政治领域的集体失重。虽然近些年来美国的高级领导人中出现了像奥尔布赖特

（Madelaine Albright）和赖斯（Condoleezza Rice）这样有份量的女性政治家，但是就美国的

代议制而言，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其参政比例是明显偏低的。在 20世纪 70年代以前，在美

国国会中女性寥寥无几，即使有女性，她们通常也是作为已故丈夫的接替人在国会任职。【注

释】Ronald Keith Gaddie and Charles S. Bullock, III,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and the Year of the 

Woman: Structural and Elite Influences on Female Candidacie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76, 

No. 4, (December 1995), p.750.【注尾】 从州长这一任职来看，从 1976年到 2004年，一共

只有 79 名女性获得过党派的候选人提名；单一年度女性获得州长提名的最高人数总共 10

人，达到这两个衡量标准的只有 1998年和 2002年。【注释】Stephen Stambough and Valerie R. 

O Regan, “Republican Lambs and the Democratic Pipeline: Partisan Differenc es in the 

Nomination of Female Gubernatorial Candidates,” Politics and Gender, No. 3 , 2007, pp.349～

368, 349.【注尾】 而从 2007年的统计来看，美国女性在州立法机构任职的比例也仅为 23%，

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中也分别只占 21.4%和 24.2%的席位。【注释】Center for American Women 

and Politics, “Women in State Legislatures 2007,” Factsheet 

http://www.cawp.rutgers.edu/Facts/StLegHistory/stleg07.pdf.【注尾】 

 

  提高妇女的参政水平，使妇女在政治体系中获得充分的代表，是美国主流自由主义妇女

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注释】自由主义女权主义（liberal feminism）在美国妇女运动中是

主流。它倡导两性的平等权利，其观点是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是女性权利没有得到和男性同

等的保障与实现造成的，因此其主要活动是通过法律、政治和社会组织等一些改革手段来推

动女性在公领域的权利。除自由主义之外，女权主义运动还包括以抨击女性受到的性别压迫

为核心的激进派（radical feminism）和以阶级分析为主、倡导通过解放生产力来解放妇女的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流派（Marxist/socialist feminist）等。参见 Chris Beasely, “What is 

Feminism? An Introduction to Feminist Theory,”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9), 

pp.51～64. 【注尾】 美国第一波 （first wave） 妇女运动以争取妇女的投票权为中心，因

为投票权是妇女参政的前提和基石。1848年 7月 20日，由 300多名美国妇女在纽约塞内卡

瀑布（Seneca Falls)举行的集会，被认为是美国妇女争取投票权运动的开端。【注释】Susan 

MacManus, “Voter Participation and Turnout: It s a New Game,” Gender and Elections: Sha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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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 eds., Susan J. Carroll and Richard Fox,(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45. 【注尾】 妇女在这次集会上发表了历史性的“感伤宣言”

（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 提出了男女生而平等的概念，并要求社会在政治、经济、教

育、婚姻和家庭各个领域给予女性和男性相等的权力。事实上，争取投票权（suffrage） 成

为美国 19世纪末到 20世纪初妇女运动的核心议题。妇女活动家提出，作为公民，投票权是

妇女应该享有的最基本的公民权之一。【注释】Angela G. Ray and Cindy Koenig 

Richards,“Inventing Citizens, Imagining Gender Justice: The Suffrage Rhetoric of Virginia and 

Francis Minor,”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Vol. 93, No. 4 , 2007, pp.375～402.【注尾】 然而，

1868年颁布的美国宪法第 14条修订案第一次将“公民”和“选民”明确定义为男性，这说明美

国政治权力的性别等级结构是以男性为标准，而将女性排除在投票这样的政治公权利的领域

之外。为此，妇女成立了诸如全美争取妇女投票权协会（National 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简称 NAWSA）和全国妇女党（The National Woman s Party ）这样以争取投票

权为终极目标的女性组织。直到 192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 19条修订案, 承认女性也

有投票权，才标志着第一波妇女运动的胜利。【注释】Susan MacManus, ibid., pp.47～50.【注

尾】 

 

 

  第一波妇女运动之所以看重投票权，是因为只有在获得投票权的前提下，妇女才能够进

一步参与到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对社会施加有利于妇女的影响。虽然这一设想并未在 1920

年美国从法律上消除阻碍妇女投票的障碍之后立即得以实现，【注释】J. Kevin Corder and 

Christina Wolbrecht, “Political Context and the Turnout of New Women Voters after Suffrag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8, No.1, (Feb. 2004), pp.34～49. 此文指出，1920年，也就是美国妇女

得到投票权的那一年，参与投票的女性远少于男性，选举法对于教育程度等的规定使女性受

到的限制更多，而且女性投票的热情远没有男性来得高。种种现象说明，妇女虽然得到投票

权，却并没有立即行使这个权利。【注尾】 但后来的美国妇女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延续、

并深化了第一波妇女运动在政治方向上的努力。 

 

  以 1966年国家妇女会（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简称为 NOW）的成立为主要

标志的美国第二波妇女运动，把培养和选举女性政治家作为实现两性平等的一种重要手段。

1975年，国家妇女会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主要为支持妇女

权益的女性候选人筹集资金，以帮助她们竞选地方、州和国会的公共职务。另外，1971 年

成立的全国妇女政治核心小组（The National Women s Political Caucus ），其主要目的就是

提高女性参政人数，为争取两性平等构筑一个政治力量的后盾。【注释】Barbara Burrell, 

“Political Parties and Women s Organizations: Bringing Women into the Electoral Arena,” 

Gender and Elections: Shaping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 ed., Susan J. Carroll and Richard 

Fox,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47～149. 【注尾】 同时, 像艾米莉的

清单（EMILY s List ）、希望清单（The WISH List）、妇女竞选基金（the Women s Campaign 

Fund）等专门为准备竞选公职的女候选人筹款和拉票的组织也陆续诞生。它们通过捐助者

人际网络收集捐款，在帮助女性参政筹措资金方面发挥了巨大的能量和影响力。【注释】

Barbara Burrell, ibid., pp.156～160.【注尾】 

 

  由此可见，美国妇女运动始终把妇女的参政水平作为妇女和男性达到平权的一个重要指

标。正如国家妇女会在成立之初的使命书中所说，要使妇女最大限度地得到发展她们作为人

的潜能的机会，“只有通过完全接受她们和其他社会成员作为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决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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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一部分所共同面对的所有挑战和责任。”【注释】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s 1996 Statement of Purpose,” 

http://www.now.org.history.purpos66.html 【注尾】 很显然，提高妇女的参政，尤其是选举具

有女权主义观点和支持妇女运动的女性参与各个级别的政治领域，是使妇女参与到“决策主

流”中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途径。 

 

 

  希拉里和佩林在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深度参与，是与美国妇女运动的努力和发展

分不开的。如果没有第一波美国妇女运动对于女性投票权的争取和第二波妇女运动对于妇女

参政的重视和投入，美国女性将无法进入到美国的政治领域，并影响其中的决策，而女性参

与总统和副总统竞选则更是天方夜谭。在美国妇女得到基本公民政治权利的前提下，进一步

来说，希拉里和佩林的出现则是主流妇女运动日益参与美国党派政治的产物，具体表现为妇

女运动和民主党的结盟，以及“妇女票”对大选政治的深刻影响。 

 

 

二、希拉里冲击：妇女运动与民主党的成功结盟 

 

 

  希拉里并非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名参与竞选总统职位的女性，但这位在美国历史上第一位

通过竞选谋得公职（纽约州参议员）的前总统夫人，也是第一位在总统预选中跻身于美国一

大主流党派候选人角逐的女性政治家。诚然，希拉里的参选和她个人的公众知名度、从政经

验及雄厚的政治和经济资本分不开，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主流妇女运动与美国民主党结合

的必然产物。实际上，民主党和共和党不仅对于政府的角色问题有重大的分歧，而且自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两党的对立和两极化也表现在两党不同的社会价值观上。妇女问题恰是造

成和折射出两党社会价值观鸿沟的一个重要领域。  

 

  谢里·库诺维奇（Sheri Kunovich）和帕米拉·帕克斯顿（Pamela Paxton）在对世界各国女

性参政情况的研究中指出，因为“政党在政治体系中扮演的是守门人的角色，”所以政党在各

国都是影响女性从政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女性能否参与到各国的政治体系中，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政党是否会挑选和支持女性候选人，以使她们能够取得有决策权力的政治职位。【注

释】Sheri Kunovich and Pamela Paxton, “Pathways to Power: The Role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Women s National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11, No. 2, 

2005, p.520. 除了党派机制外，此文还提出女性的社会地位，诸如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程度，

以及她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主要指文化对女性参政的态度，也是共同影响女性参政水平的另

外两个因素。但是她们着力强调的是，党派体系是尤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女性要参政，

无论她们本身的社会实力和面临的外部性别意识形态是什么，最终都必须通过政党这个渠道

和党派的一系列程序才能参政。【注尾】 由于政治权力一直是美国主流妇女运动的主要诉求，

因此党派政治自然也是美国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活动领域。 从争取妇女投票权伊始，美国

妇女运动就开始了与美国党派组织的互动。她们游说各党，要求各党把支持妇女投票权的内

容加入政纲。在为期 72年的斗争中，根据参与者的自述，女权主义者进行了 277次党派游

说。【注释】Burrell, “Political Parties and Women s Organizations, ” p.145. 【注尾】 

 

  民主党和共和党也对妇女运动的诉求做出了反应。1872 年，共和党把妇女投票权加入

政纲，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支持妇女投票权的主流政党。1917年和 1918年两党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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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妇女代表委员会协理党务，并采取了相关措施扩大党内女代表人数和比例。1970 年

成立的旨在推进妇女参政的全国妇女政治核心小组，极大地促进了两党内部妇女代表人数的

增加，该组织向民主党和共和党提出要按照妇女所占人口比例来调整党内女性的人数和比

例。在妇女运动的积极推动下，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女代表比例由 1968年的 13%激

增到 1972年的 40%。另外，民主党从 1980年以后开始强制规定各州在组建年会代表团时

必须遵守性别平等的原则。共和党也鼓励各州的党组织选举更多的女代表，而共和党内的女

代表比例也从 1968年的 17%增加到了 1972年的 30%，并在以后持续增长。【注释】Burrell, 

“Political Parties and Women s Organizations,” p.147. 【注尾】 

 

  丽莎·杨（Lisa Young）对 1970年到 1993年间美国和加拿大妇女运动与两国主要党派之

间的互动进行了比较研究。杨认为，在这一时期，竞选活动从美国妇女运动议程上的一项“边

缘”活动变成了“核心”活动。专门致力于竞选政治（electoral politics）的妇女组织发展起来，

妇女运动为帮助女性政治家参选投入了更多的经济资源，妇女运动不同领域对于党派政治的

重要性逐步达成了共识，这些都是竞选政治成为第二波美国妇女运动主流诉求的反映。杨认

为造成美国妇女运动日益重视竞选政治的主要原因在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

乔治·H.W.布什（George H.W. Bush）这两个保守政府的上台，在立法层面给美国主流妇女运

动推动变革带来了一定的阻力。为了寻求政治权力，妇女运动只能将目标转移到可以通过竞

选发生改变的国会领域。【注释】Lisa Young, “Women s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Parties: A 

Canadian American Comparison,” Party Politics, Vol.2, No.2, 1996, pp.229 ～250, 232.【注尾】 

 

  同时，杨也指出，从 1970年到 1993年，美国主流妇女运动的另一特点是它开始参与党

派政治，并且逐渐与民主党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她认为，这一格局尤其表现在全国妇女政

治核心小组大多数的资金实际上都资助了民主党的妇女。【注释】Young, “Women s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Parties: A Canadian American Comparison,” p.240. 【注尾】 而在此

之前，民主、共和两党自从 19世纪中期美国妇女投票权运动开展以来，对于“妇女权利问题”

【注释】克里斯蒂娜·沃尔布莱希特把“妇女权利问题”（women s rights issues ）广义定义为

“那些影响妇女作为女性的政策。”她还强调这意味着“妇女权利问题是那些把妇女当作主要

收益人、支持者或是影响客体的问题。”虽然很多政策都与女性有关，但沃尔布莱希特的定

义是较为狭义的、专门针对妇女的那些政策问题。 见 Wolbrecht, The Politics of Women s 

Rights: Parties, Positions, and Chan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9～20.

【注尾】 所持立场和态度基本相同，没有太大差异。而且，随着 1953年民主党的妇女部的

解体, 民主党妇女组织和妇女在民主党内的地位在 1960年代曾一度衰落。【注释】Kimberly 

Brodkin, “ ‘We Are Neither Male Nor Female Democrats’: Gender Difference and Women s 

Integration within the Democratic Party,” Journal of Women s History, Vol.19, No.2, (Summer 

2007), pp.111～137. 作者指出当时民主党内的女性接受解散妇女部，是出于接受党派领导人

所谓将妇女的诉求结合进党派诉求的想法，同时，为了显示对政党的忠诚，妇女将她们的性

别论低调化，持一种性别中立观。作者认为这种中立路线的结果就是妇女自动放弃了运用民

主党为妇女的集体利益进行政治诉求。【注尾】 由于在历史上共和党曾经是维护妇女权益，

如妇女投票权和同工同酬权等诉求的积极支持者，所以当今美国主流妇女运动倒向民主党就

变成一个令人惊讶的情况。 

 

  对于美国妇女运动如何在 20世纪 70年代以后确立起亲民主党、反共和党的党派倾向，

研究妇女运动和党派政治的美国学者克里斯蒂娜·沃尔布莱希特（Christina Wolbrecht）提供

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沃尔布莱希特认为，20世纪 70年代后期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妇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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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经历了一次立场的重组（realignment）。女性生育权问题是导致两党在妇女问题上分道

扬镳，并逐渐呈现对立态势的关键领域。这主要表现为民主党逐渐在堕胎问题上坚定支持妇

女“重选择”（pro Choice ）的立场，而共和党则日益标榜胎盘“重生命”（pro Life ）的立场。

沃尔布莱希特认为，两党对于妇女问题立场的重大转折，是两党为争夺政权、呼应各自党内

联盟群体变化而重新部署的战略。具体而言，妇女运动和劳工、少数裔等问题在民主党内的

一体化趋势，以及社会保守势力在共和党内的抬头，都影响了两党在妇女问题立场上的巨大

改变。【注释】Christina Wolbrecht, “Explaining Women s Rights Realignment: Convention 

Delegates, 1972～1992,” Political Behavior, Vol. 24, No.3, 2002, pp.237～282.【注尾】 

 

  通过对民主、共和两党自 1972年到 1992年政纲的分析，沃尔布莱希特指出， 在 1972

年时两党在一系列妇女议题上持有相似的态度，例如他们都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s），【注释】平等权利修正案（ERA）是由妇女投票权运动的领袖之一艾

丽丝·保罗（Alice Paul）于 1923年起草的一个法案。此案试图通过宪法来禁止性别歧视，以

达到性别间权利平等的目的。自 20世纪 20年代起，美国妇女运动就开始推动这项法案，但

至今这项法案还没有被写入美国宪法中。此案 1972年在美国国会通过，至今已在 35个州被

批 准 ， 但 规 定 至 少 需 要 在 38 个 州 得 到 批 准 ， 才 能 列 入 宪 法 。 可 参 见

http://www.equalrightsamendment.org/【注尾】 女性和男性同工酬，加强保育政策，消除性

别歧视，以及在联邦政府中任命更多的女性等问题。同时，堕胎和生育权问题也没有被任何

一方纳入到妇女权利问题中来。但是 1973年，在“罗伊诉韦德”案 （Roe v. Wade）中，美国

最高法院裁定妇女堕胎自由受宪法保护，属于个人隐私权。【注释】参见 Rosemary Nossiff, 

“Gendered Citizenship: Women, Equality, and Abortion Policy,” New Political Science, Vol.29, 

No.1, (March 2007), pp.68～69.【注尾】 这一判决引发了社会上广泛的争论，并使堕胎问题

成为了美国最热门和最有争议的妇女问题。而自 1976年以来，堕胎问题也逐渐成为两党政

纲中一个主要的妇女议题，对于妇女堕胎权的态度逐渐成为了民主、共和两党在性别文化价

值观上的主要分水岭。1976 年，共和党在政纲中第一次提出了反对堕胎自由的“支持生命”

立场，从 1980年代到 1990年代初，共和党明确并坚定了这一立场。而同时，自 1976年以

来，民主党初步表示赞同“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逐步在 1980年代至 1990年代初建立和巩

固了支持妇女生育选择权的立场。随着两党在堕胎问题上的分歧，它们在其他诸如保育、薪

酬和性别歧视等妇女问题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到 1992年，两党在妇女问题的立

场上已完全背道而驰，共和党持明显的保守态度，而在民主党内，对于妇女堕胎权和其他妇

女权利的支持，已成为每年代表大会发言人和候选人所必须公开表态的议题。【注释】

Wolbrecht, “Women s Rights Realignment,” pp.239 ～241.【注尾】 这种对立的局面使得妇女

运动和民主党结盟，也使民主党牢牢地树立了作为妇女运动的“党代表”的形象，而共和党则

被视为是妇女运动及其所主张的妇女权利的反对者。 

 

  沃尔布莱希特认为，民主、共和两党在妇女问题上的立场调整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

是 20世纪 60、7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第二波妇女运动的交融，以及堕胎问题成为妇女运动

的一个日益重要的议题，这使妇女问题被重新定位。由于妇女和少数族裔被看成是相似的社

会弱势群体，且民主党内有很多人支持妇女堕胎自主，因而成就了妇女运动和民主党结盟的

政治基础。而共和党因不赞成政府为提升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采取扶持政策，且共和党内主

张胎儿生命权利至上的意见占多数，所以造成了妇女运动和共和党的疏离。二是民主、共和

两党内部联盟成分发生转变。在两党内，新的支持者取代旧的支持者（replacement），也带

来了他们的价值和政策倾向。社会保守主义思潮在共和党内的上升使共和党越来越敌视女权

主义运动，而民主党内支持妇女运动的人则越来越多。同时，民主党内原来对女权运动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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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意见的劳工组织因观念转变 （conversion)也促成了利于妇女运动加盟的党内环境。【注释】

Wolbrecht, “Women s Rights Realignment,” pp.258 ～263.【注尾】 

 

  妇女运动与民主党的成功结盟，使得女权主义的主张进入国家政策的视野，也使得民主

党在妇女参政问题上采取了比共和党更为积极和肯定的态度和行动。作为一名民主党妇女，

希拉里公开支持妇女运动，并把多项妇女问题列入其作为纽约州参议员所关心的问题之中。

例如，希拉里表示支持薪酬平等法案，以帮助女性实现与男性收入平等，她呼吁拓宽女性在

非传统行业中的就业渠道，并大力支持国家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法案。她还表示自己曾致力

于帮助未成年少女防止和结束意外的怀孕，为计划生育项目争取资金以开展节育和科学的性

教育，使家庭和个人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获得医疗服务。这些公开的立场表明希拉里认同并支

持主流女权主义，包括女权主义对生育权的看法。【注释】Hillary R. Clinton, “Issues: Women,” 

http://clinton.senate.gov/issues/women/.【注尾】 因此希拉里参加竞选，从一开始就得到了美

国主流妇女组织——国家妇女会的公开和热烈的支持，该组织还为此开展了全国性的活动帮

助希拉里参选。【注释】Olga Vives, “NOW PAC Endorsement of Hillary Clinton Leads to Spirited 

Organizing,” National NOW Times, Vol.40, No.4 , (winter 2008), pp.1～2.【注尾】 由此可见，

希拉里作为这次大选民主党内最热门的总统候选人之一，反映出美国主流妇女运动与民主党

结盟, 民主党以吸纳女权主义的政策主张和大力支持两性平等的政治面貌出现，从而吸引女

性选民的历史背景。  

 

 

三、佩林现象：“性别差”及其政治效应 

 

 

  佩林是第一位在总统大选中被共和党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的女性，但和希拉里不同，佩

林的出现并不能看作是美国妇女运动对党派制度本身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如前所述，妇女运

动走党派政治路线，造成的格局是妇女运动与民主党的结盟、与共和党的对立。虽然共和党

从 20世纪 80年代后期也开始在自己的政纲中表述了支持女性寻求平等参政权的立场，【注

释】Burrell, “Political Parties and Women s Organizations,” p.152. 【注尾】 但它保守的价值

观，尤其是在妇女问题上的保守观念，注定了共和党对女性参政的支持是有限的。自 20世

纪 80年代起，扶持共和党政府的社会保守主义思潮和新右派运动攻击的一个主要文化目标

就是女权主义。他们认为妇女运动造成了道德观念的败坏和传统家庭体系的瓦解。【注释】

Susan Faludi, 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1), p.230.【注尾】 因此，保守派竭力鼓吹父权制家庭模式，呼吁女性放弃事业和

经济权，回归传统婚姻模式中女性依附于丈夫的从属地位。【注释】Valerie Lehr, “ ‘Family 

Values’: Social Conservative Power in Diverse Rhetorics,”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Feminists 

Talk Back to Social Conservatives, eds.,Cynthia Burack and Jyl J. Josephson,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3), pp.132～133.【注尾】 这种主张试图把女性限制

在家庭中，与鼓励妇女参政的主张完全对立。 

 

  斯蒂芬·斯坦博（Stephen Stambough）和瓦莱丽·欧里根 (Valerie R. O Regan ）比较、分

析了 1976年到 2004年美国州级选举中民主党和共和党提名女性候选人的行为模式。她们认

为女性很少能进入这一层面是因为她们很难得到各自党派的提名，但是两个党派内的原因是

不同的。她们发现，民主党提名女性候选人遵循的是一种“管道模式”（pipeline model），即

提名时要论资排辈，要从一批有政治经验并具有竞争力的女性人才库中来挑选。女性被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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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是因为缺少够资历的女性人才储备。但在共和党内，提名女性候选人体现的是一种“祭奠

羔羊”的模式（sacrificial lamb model），即提名的准则不是候选人的资历和表现，而是由选举

所面临的形势决定被提名人。共和党女性得到提名的情况通常是，当共和党挑战的是十分受

欢迎而且有望连任的在位者，因而基本上没有获胜希望，只是需要填充一个候选人而已。在

这样的情况下，提名女性无异于牺牲女性，因为很难或者几乎没有可能赢得这样的选举。斯

坦博和欧里根还指出，自 1990年代初期以来，在公选中获职的民主党女性显然要比共和党

女性多得多，这种局面也是两党在公选提名中对女候选人采取截然不同态度的一个表现。【注

释】Stephen Stambough and Valerie R.O Regan, “Republican Lambs and the Democratic 

Pipeline,”, pp.349～368.【注尾】 可见，虽然共和党也提拔女性参政，但绝不是出于性别平

等这样的政治信念和原则。 

 

  在这样的党派背景下，笔者认为共和党提名佩林主要是出于竞选战略的考虑。这种战略

的压力来自于美国选民投票中的“性别差”现象。就统计现象来说，“性别差”指的是女性和男

性在政治立场、政治党派和选择政治家等问题上所持有的观念和态度的差异，具体体现为美

国女性和男性自 1980年代以来在投票选举行为中呈现出的分歧。然而，就“性别差”作为 1980

年代以来美国总统大选媒体报道、民意调查和政治评论广泛关注的社会现象来说，它是美国

第二波妇女运动领导组织——国家妇女会的一个成功的政治策略的产物。应该说，“性别差”

成为美国 1980年代以来总统竞选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第二波主流妇女运动将性别

纳入美国主流政治意识取得成功的一个标志，因为它使妇女在美国的党派政治环境中被当作

一个政治团体而受到重视，使得妇女的意见和关注的政策问题成为能够影响政府决策考虑的

声音。 

 

  据统计，自 1980年的总统大选来说，女选民和男选民在投票人数比例和党派倾向性上

表现出了较为明显且有持续性的“性别差”。如表 1所示，和男性实际参与投票人数在男性登

记选民中所占的比例相比，妇女的投票比例从 1980年开始就反超男性，差距由 1980年的

0.3 个百分点逐渐增大，到 2000年提高到 3.1%，2004年则为 3.8%。从绝对人数来比较，

1980年差距最小，女选民比男选民多了 550万，而 2004年则创下了最高纪录，女选民多出

了 880万，足见女性构成了实际投票选民的大多数，由此成为任何党派候选人都不能忽视的

一个团体。 

 

   

表 1美国总统大选中男女投票率和人数对照(1964~2004) 

 

 

总统大选年报告投票的适龄选民（%）报告投票的人数 

 

女性男性女性男性 

2004 

60.1 

56.3 

6730万 

5850万 

2000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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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5930万 

5150万 

1996 

55.5 

52.8 

5610万 

4890万 

1992 

62.3 

60.2 

6060万 

5330万 

1988 

58.3 

56.4 

5450万 

4770万 

1984 

60.8 

59.0 

5450万 

4740万 

1980 

59.4 

59.1 

4930万 

4380万 

1976 

58.8 

59.6 

4560万 

4110万 

1972 

62.0 

64.1 

4490万 

4090万 

1968 

66.0 

69.8 

4100万 

3800万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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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 

71.9 

3920万 

3750万 

  资料来源： Center for American Women and Politics, “Women s Vote Watch: Women s  

Votes Could Determine Election Outcome：Women Are a Clear Majority of Voters,” October 10, 

2008; “Table: Voter Turnout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http://www.cawp.rutgers.edu/press_room/news/documents/PressRelease_10-10-08_womensvote.p

df. 

 

  除了投票人数上的差别，更为重要的是，较男性而言，女性在大选投票中还表现出对民

主党的明显青睐，特别是从 1980年罗纳德·里根执政以来，女性一直表现出这一党派倾向。

苏珊·卡罗尔（Susan Carroll）称里根为“性别差的催化剂”，因为里根的社会保守政策，包括

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支持修订宪法加入反堕胎的条例，以及不支持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等一系列立场，催化了男性和女性选民在大选中党派选择上的区别，使男性倒向共

和党，而女性则支持民主党。【注释】Susan Carroll, “Voting Choices: Meet You at the Gender 

Gap,” Gender and Elections: Shaping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 eds., Susan J. Carroll and 

Richard Fox,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79.【注尾】 如表 2 所示，差距

最小时，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女性比例比男性高出了 4个百分点，而差距最大时，这个比例

则达到了 11个百分点。从 1980年到 2000年，这个性别差的平均值为 7 7% 。【注释】Susan 

Carroll, “Moms Who Swing, or Why the Promise of Gender Gap Remains Unfulfilled,” Politics 

and Gender, Vol.2, No.3, 2006, p.364.【注尾】 同时，这个“性别差”并不是某一个特定的妇女

群体在大选中的投票行为，而是在不论种族、年龄、婚姻状况和受教育背景有什么不同的所

有女选民中都有的现象。【注释】Susan Carroll, “Voting Choices,” pp.86～87.【注尾】 在这次

奥巴马—麦凯恩（John McCain）之争中，民主党延续了在女选民中的优势。在男选民中，

奥巴马、麦凯恩两人的支持率几乎不相上下，他们分别得到 49%和 48%的男性选票。而在

女选民中，有 56%的人支持奥巴马，只有 43%的人支持麦凯恩，这就使奥巴马在女选民中

得到了超过麦凯恩 13%的领先优势。与男性相比，女选民有明显的民主党倾向，对民主党

候选人奥巴马的支持超出了 7%。【注释】Center for American Women and Politics, “Gender Gap 

Evident in the 2008 Election: Women, Unlike Men, Show Clear Preference for Obama over 

McCain,” Nov. 5, 2008. www.cawop.rutgers.edu/Women sVoteWatch. 【注尾】 

 

 

表 2自 1980年以来美国总统大选投票中的性别差 

 

 

大选年代获胜的总统候选人为获胜者投票的 

女性比例为获胜者投票的 

男性比例性别差 

（以百分点差计算） 

2008 

贝拉克·奥巴马 (民) 

56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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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04 

小乔治·W.布什（共） 

48 

55 

7 

2000 

小乔治·W.布什（共） 

43 

53 

10 

1996 

比尔·克林顿 （民） 

54 

43 

11 

1992 

比尔·克林顿（民） 

45 

41 

4 

1988 

乔治·W.布什（共） 

50 

57 

7 

1984 

罗纳德·里根 （共） 

56 

62 

6 

1980 

罗纳德·里根 （共） 

46 

54 

8 

资料来源： Susan Carroll, “Voting Choices: Meet You at the Gender Gap,” Gender and Elections: 

Shaping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 eds., Susan J. Carroll and Richard Fox,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80. 2008年的数据系作者根据美国妇女与政治中心

(Center for American Women and Politics) 的 2008年大选统计资料进行补充而来的。 

 

  杰夫·曼扎（Jeff Manza）和克莱姆·布鲁克斯（Clem Brooks）考察了对于性别差，尤其

是对于女性比男性更支持民主党这个重要差别的 4种理论解释。第一种“性别社会化”理论认

为，在性别社会化过程中，由于女性的性别角色主要被定位在家庭和养育关系的范畴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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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能导致女性和冷战时期主张军事路线的共和党产生隔膜，而更倾向于关心福利政策等社

会问题的民主党。第二种理论认为，家庭结构的变迁和妇女经济地位的变化，是导致选票“性

别差”的主要原因。当妇女不再需要依靠婚姻关系来维持自己的经济生活，女性受男性配偶

或伙伴的支配也就可能越少。同时，尽管女性支配经济的能力提高了，但总体来说，她们的

经济地位依旧比男性脆弱，因此也就更依赖于政府扶持性和补偿性的政策，所以妇女更青睐

强调政府干预的民主党。第三种理论认为，女权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的上升，可能是造

成“性别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与男性相比，女性更拥护女权主义的观点，而美国的妇女

运动显然是站在民主党这边的。第四种理论认为，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有偿社会劳动的过程，

才是“性别差”出现的基本原因。女性进入职场，可能会产生一系列影响，例如妇女在就业中

更了解不同的党派政策和立场，或是女性因为亲身经历性别歧视而支持妇女运动。与此同时，

女性也更需要政府的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来解决她们的就业和家庭抚养问题，因此也可能导

致女性倾向民主党。这些解释虽然意见不同，但都体现出了选举行为中的性别差异其实植根

于两性在社会中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除了第一种强调社会性别角色的理论

外，其他理论都认为性别差异的浮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两性关系作为一种权力关系发生变化和

调整的结果。【注释】Jeff Manza and Clem Brooks, “The Gender Gap in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When? Why? Implic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03, (Mar. 1998), 

pp.1238～1244.【注尾】 

 

  曼扎和布鲁克斯对 1952年到 1992年的女性投票数据进行了分析，从量化的层面对上述

4种理论的准确性进行评估。她们认为，女性就业的上升趋势是和女性在大选中更倾向民主

党的性别差主要相关的一个因素。主要是妇女劳动状况的改变，而不是笼统的社会性别化过

程本身，影响了妇女的政治态度和行为。另一方面，家庭结构的改变对男性和女性都有影响，

不足以解释他/她们投票行为上的差别。对于女权主义意识这一项，两位学者认为这也是一

个与“性别差”有关的因素，因为女权意识和女权运动可能是推动妇女就业潮的一个重要原

因，但是对于前者如何影响后者，曼扎和布鲁克斯的量化分析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注

释】Jeff Manza and Clem Brooks, ibid., pp.1259～1262.【注尾】 无论怎样，她们的分析进一

步论述了“性别差”这个现象的社会根源。 

 

  从一个统计现象变成媒体新闻报道的题目和总统选战的一个重要战略，“性别差”在当今

美国大选中的政治地位是和美国主流妇女运动的努力分不开的。1980 年时任国家妇女会主

席的伊莉诺尔·斯米尔（Eleanor Smeal）注意到大选中里根支持率的性别差异是妇女 46%，

男性 54%支持里根，就在当年年底国家妇女会的报纸中对此进行报道。后来在游说各州政

府推行平等权利修正案的过程中，国家妇女会提出“性别差”一词，以描述男性和女性在投票

中的分歧。在 1981年 10月 16日的《华盛顿邮报》中，“性别差”第一次出现在美国的主流

报纸中。卡蒂·邦克（Kathy Bonk）对此评论道，“就这样，性别差这个词语走进了媒体的视

野，迈出了进入美国社会意识的必要一步，但是如果没有人大力地和不断地向记者提供关于

妇女票的信息和纪录，这根本是无法实现的。”【注释】Kathy Bonk, “The Selling of the ‘Gender 

Gap’: The Role of Organized Feminism,”The Politics of the Gender Gap: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Influence, ed., Carol M. Mueller, (Newbury Park: Sage, 1988), p.91.【注尾】 正是妇

女运动制造了“性别差”这个概念，并通过有组织的和不厌其烦的媒体宣传在社会上引起注

意，才使妇女选票作为一股政治力量被党派和政府所关注。 

 

  “性别差”现象的存在，使吸引女性选民成为近年来民主、共和两党在总统大选时的一个

重点战略目标，其中另一个原因是女选民历来被视为是摇摆选民（swing voters）的主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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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注释】Center for American Women and Politics, “Women Are Majority of Undecided Voters: 

Gender Gap Persists in National and State Polls.” October 24, 2008. 

http://www.cawp.rutgers.edu/press_room/news/documents/PressRelease_10-23-08_womensvote.p

df. 该文引用了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在 2008年大选两周前进行的民调, 其

结果显示在还没有做出投票决定的所有注册选民中，女性占了 60%， 而在没有决定的白人

选民中，女性也占了 61%，因此女性在摇摆选民中占多数。【注尾】 女选民在总统大选中

的重要性在 1996年比尔·克林顿竞选连任和 2004年小布什竞选连任中最为突出，主要表现

在媒体对所谓“足球妈妈”和“安全妈妈”这两个群体的热烈讨论和大量报道。【注释】据学者

苏珊·卡罗尔使用搜索引擎 LexisNexis 所做的不完全统计，在 1996年 7 月 1 日到 11 月 30

日之间，美国的主要报纸共发表了 303篇提到“足球妈妈”一词的文章，《纽约时报》发有 11

篇，而《华盛顿邮报》和《今日美国报》各发有 9篇。 在 2004年大选同样的期间内，美国

主要报刊发表了大约 130篇含有“安全妈妈”一词的文章，《华盛顿邮报》有 13篇，《纽约时

报》有 10篇。见 Carroll, “Moms Who Swings,” pp.367, 369.【注尾】 

 

  “足球妈妈”（soccer mom） 一词最早出现在《华盛顿邮报》上，指的是“负担重重，收

入水平中等，经常来往于足球训练场、童子营和学校之间接送孩子的在职母亲。”【注释】

E.J. Dionne, Jr.,“Clinton Swipes the GOP s Lyrics: the Democrat as Liberal Republican,” 

Washington Post, July 21, 1996, C1.【注尾】 该文还指出“足球妈妈”是克林顿阵营的顾问提出

的一个概念，而多数评论用这个标签主要指代那些居往于美国郊区的中产阶级白人已婚妇

女。这些报道一致强调了“足球妈妈”最关心的是关系她们的孩子和家庭的教育、经济和社会

问题。到了 2004年的布什竞选连任，“安全妈妈”（security mom)和“赛车爸爸”（Nascar dad）

成了媒体的当红人物，而“安全妈妈”更是被看作为“足球妈妈”的延伸体。一些评论认为，“安

全妈妈”一词是共和党民调专家的杰作，指向的实际上是所谓经历了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的

“足球妈妈”，冠以“安全”一词意在使公众认为孩子和家庭的安全保障已取代了教育和社会问

题，成为 2004年大选中母亲们最关心的问题。【注释】Carroll, “Mom Who Swings,” pp.367～

370.【注尾】 

 

  “足球妈妈”和“安全妈妈”可以说是近年来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媒体战略，也是“性别差

异”被社会、政党和政客们广泛认识、接受并高度重视的体现。这种战略在语言学领域被称

为“框意”（framing），指的是人们“在思考时所使用的一种认知结构。”【注释】George Lakoff, 

“Framing the Dems: How Conservatives Control Political Debate and How Progressives can Take 

It Back.” The American Prospect, September 2003, pp.32 ～ 35. 

http://terpconnect.umd.edu/~israel/Lakoff-framings.pdf. “框意”一词系作者翻译。【注尾】 也就

是说，在社会沟通和大众传播领域中，所谓的客观现实，其实是人们主观认知的产物，而认

知是一个有关意义和价值观的领域，因此认知也就是一个可以被塑造和引导的过程。应用在

美国总统大选这样的政治传播场景中，“框意”即“通过语言来掌握政治现实”。【注释】Michael 

Erard, “Frame Wars: Whoever Wins on November 2, the Fight Over Reality and Political 

Language Will Continue,” Texas Observer, November 5, 2004. 

http://i.daresay.com/pdf/Tangents/Frame%20Wars.pdf. 【注尾】 它成为影响党派候选人成败的

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能否拉拢选民的关键在于大选阵营能否把各自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

化理念通过一个能够在选民中引起共鸣的框架传达给公众。【注释】2004年布什选举提出的

“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和 2008年奥巴马竞选时标榜的“变化”（change）都是成功的“框

意”策略，因为两个框架都在各自的竞选环境中成为了引领性的政治标语和主导性的竞选议

题，并最终帮助二人在竞选中获得成功。【注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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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妈妈”和“安全妈妈”正是近年来美国总统大选“框意”竞争的产物。她们虽然并非子

虚乌有的社会群体，但这两个名称主要是一种语言策略，是各党派谋士的一种创造，旨在将

大选的目标选民群体进行细化分割和形象化，为媒体和社会大众提供一种大选中的认知框

架，用来引导、塑造和强化各自阵营意欲推行的观点，例如，“足球妈妈”突出了克林顿竞选

中社会政策的主题，而“安全妈妈”突出的是布什竞选连任时强调的安全主题。  

 

 

  “足球妈妈”和“安全妈妈”聚焦于性别，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十分重视妇女的意见，但女权

主义者却对此表示担忧。苏珊·卡罗尔认为，这是大选政治操纵选民的一种伎俩（electoral 

manipulation），利用了妇女，却没有实质性地促进妇女的社会要求和性别利益。“足球妈妈”

和“安全妈妈”实际上是被构建出来的目标选民群体, 其特点是，这些选民并不是以这种身份

互相认同的, 而且也没有任何正式的组织或利益集团来代表这些选民。这种局面造成当选的

政党在执政后并不需要兑现自己对该选民群体所做出的承诺。 

 

  尽管如此，“性别差”、“足球妈妈”和“安全妈妈”这样的称谓已经在近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中家喻户晓。虽然女选民在大选中的重要地位并不一定能在选举后为女性带来政治利益，甚

至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但是评论家们一致认为，性别已成为当代美国

大选政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元素。共和党对佩林的副总统提名主要是出于一种性别政治的需

要，即希望能够通过对佩林的提名拉拢女选民，以此来抗衡和削弱民主党自 1980年代以来

在女选民中所占的稳固优势，尤其是吸引在民主党预选中支持希拉里的女选民。 

 

  因此，在接受共和党提名的时候，佩林称自己为“冰球妈妈”（hockey mom）, 沿用并巩

固了“足球妈妈”和“安全妈妈”的框架，向公众标榜了自己的性别身份，试图在女选民中取得

支持。【注释】Sarah Palin, “Acceptance Speech at the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in St. Paul, 

Minnesota, ” September 3, 2008, 

http://www.pennlive.com/midstate/index.ssf/2008/09/text_of_palins_acceptance_spee.html【注尾】 

佩林的提名也确实在短时间内给共和党的选举阵营带来了一股可见的政治活力，并被媒体称

为“佩林效应”。 【注释】有很多报道都肯定了佩林的提名给麦凯恩竞选阵营带来的活力和

支持率，尤其是在提名刚被公布的时候，如 Kevin Merida, “She s t he Star the GOP Hitched Its 

Bandwagon to,”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1, 2008, C01; “Palin Buzz Boosts GOP: Polls, 

Turnouts, Enthusiasm on Rise,” The Boston Globe, September 9, 2008, A1; David R. Sands, 

“Palin Effect Rattles Obama in Vital Battle for Florida,” The Independent, September 23, 2008, 

p.28. 【注尾】 在她被提名之后，《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民调显示，麦

凯恩的支持率提高了将近 20点；《新闻周刊》的民调也发现类似的情况，在 2008年 7 月，

麦凯恩以 44%对 39%领先奥巴马在白人妇女中的支持率，而佩林的提名更是把麦凯恩与奥

巴马之间的差距拉大到了 53%对 37%。同时，1/3的女性表示她们更倾向于把选票投给麦凯

恩，因为他提名了佩林。而白人男性中并没有因为佩林的提名而发生类似的变化。【注释】

Julia Baird, “From Seneca Falls to……Sarah Palin?” Newsweek, Sept. 13, 2008,  

http://www.cawp.rutgers.edu/press_room/news/documents/08-09-13_Newsweek.pdf【注尾】 但

是，佩林并不认同自由主义妇女运动的价值观。由于佩林在堕胎问题上持强烈的保守主义立

场，只允许妇女在生命遭受威胁的情况下堕胎，即便是性暴力导致的怀孕也不例外，因此她

受到了主流妇女运动的反对和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媒体的垢病。【注释】Kim Candy, “Below 

the Belt: Don t Take His Word For It,” September 18,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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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ow.org/news/note/091808.html; Editorial, “Wasilla Made Rape Victims Pay,” The 

Boston Globe, October 1, 2008, p.A14.; Cathy Young, “Why Feminists Hate Sarah Palin,” The 

Wallstreet Journal Online, September 15, 2008, p.A21. 

http://online.wsj.com/public/article_print/SB122143727571134335.html【注尾】 可见，共和党

对佩林的提名并不是为了迎合妇女运动，它追求的主要是选票“性别差”的效应，希望通过佩

林这个女候选人来赢得女性的支持。  

 

 

四、机遇与挑战 

 

 

  希拉里和佩林参与这次美国总统选举给美国妇女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机遇在于她们

参选对女性参政的积极影响，而挑战则在于女性参政并不等同于女性的利益获得代表和实

现。 

 

  希拉里和佩林在 2008年总统大选中同时出现，打破了女性在总统竞选中一直处于边缘

状态的局面。虽然她们参选本身并没有造成有利于妇女的政策调整，但是她们的参选对于促

进妇女参政可能会有长远的社会影响。在分析美国妇女参政比例较低的原因时，劳拉·艾尔

德（Laurel Elder）在对纽约市 700多名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和男性问卷调查进行分析后提出，

性别角色社会化的过程，特别是对于男女政治性别角色比较刻板的划分，依然是影响女性从

政动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同时，艾尔德的调查也发现，年轻女性对女性政治家表现出明显

的赞赏，这意味着女政治家作为年轻女性的榜样和模范，有可能对促进女性参政起到激励作

用。【注释】Laurel Elder, “Why Women Don t Run: Explaining Womens Underrepresentation  

in America 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omen & Politics, Vol.26, No.2, 2004, pp.43 ～45.【注尾】 

沃尔布莱希特和戴维·E. 坎贝尔（David E. Campbell）针对这种性别“模范效应”，从量化的

角度论证了女政治家对于青少年，特别是女孩参政兴趣的正面效果，并指出这种模范效应主

要体现在女孩们增长了对政治话题的兴趣。他们发现，女性官员的存在，显著地提高了女孩

在家中和父母讨论政治话题的积极性。【注释】David E. Campbell and Christina Wolbrecht, 

“See Jane Run: Women Politicians as Role Models for Adolescent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8, 

No.2, 2006, pp.233～247. 【注尾】 L.R. 阿特克森 (L.R. Atkeson) 则特别指出，女政治家的

“模范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她们的媒体曝光率和公众知名度的产物，也就是说，媒体和社会

是否关注女政治家与她们在政治竞选中是否有竞争力直接相关。【注释】Lonna Rae Atkeson, 

“Not All Cues Are Created Equal: The Conditional Impact of Female Candidates on Political 

Engagement,”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5, No.4, (November 2003), pp.1040～1061.【注尾】 

 

  由此可见，希拉里和佩林的参选对美国女性从政意义重大，但这次大选也暴露了美国主

流妇女运动强调性别认同的不足和窘境。虽然希拉里和佩林同为女性，但美国主流妇女运动

却对佩林明显冷淡，甚至表现出反感和反对，原因在于佩林和妇女运动的立场是对立的。【注

释】美国妇女运动领导组织国家妇女会在麦凯恩提名佩林后，发表了多篇文章表示对这一提

名的失望和反对。例如该组织政治行动委员会主席金·康蒂在对佩林提名发表公开意见时表

示，“佩林州长也许是主流党派提名的第二个女性副总统候选人，但是她不是合适的女性。

令我们难过的是，她是一个反对妇女权利的女性， 就像约翰·麦凯恩一样。”见 Kim Gandy, 

“Below the Belt: Not Every Woman Supports Women s Rights,” August 29, 2008, 

http://www.now.org/press/08-08/08-29.html。 在竞选中，国家妇女会公开支持奥巴马－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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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营，并称之为 “最利于妇女的组合。” 参见 Kim Gandy, “NOW PAC Getting Out Vote for 

Obama Biden: Best Ticket for Women,” October 24, 2008, 

http://now.org/issues/election/elections2008/organizing102408.html.【注尾】 希拉里和佩林的同

时出现向美国妇女运动提出的问题是，妇女代表是否就会代表妇女利益。苏珊娜·多维 

（Suzanne Dovi）在探讨女性和政治代表制之间的关系时指出，有女性“代表”不一定意味着

女性的利益得到代表，更不意味着民主代表制本身就是民主政治的实现。多维列举出 4种代

表关系：一是着重授权和责任形式制度的“形式”代表制度（formalistic）；二是着重代表人和

被代表群体之间经验相似处的“特征”代表制度（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三是侧重被代表

群体和代表者有感情响应的“象征”代表制度（symbolic representation）；四是重点在于检查被

代表群体利益是否得到推进的“实质”代表制度 (substantive representation)。【注释】Suzanne 

Dovi, “Theorizing Women s Represen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s and Gender, issue 

3 ,2007, pp.297～298; 多维对这四种代表制的讨论基于 Hanna Pitkin,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注尾】 希拉里和佩林的参

选在女性当中引起的反响，包含着以上多种机制的相互作用，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这

些不同的机制对女性的群体诉求带来的影响。希拉里和佩林作为女性，似乎都代表女性，因

为她们和其他女性共享性别这一社会特征。相较于男性，女选民对于她们给予的更高的支持

和拥护，也反映出希、佩二人的性别对女性来说有重要象征意义，即她们的出现象征着女性

在美国最高参政领域的历史性突破。但是，主流妇女运动对于希拉里的大力和公开支持，相

较于她们对佩林的不支持，固然和妇女运动的党派立场有关，但这也是因为拥护民主党的这

一立场是基于能够推进对妇女利益进行实质性代表这样的希望。很显然，佩林作为共和党中

的保守派候选人和女权主义主张的反对者，她即使当选，也不会站在妇女运动这一边。 

 

  由此可见，对美国妇女运动来说，真正的挑战并不在于如何使更多的妇女参政，而在于

如何能使更多有女权主义意识、愿意为妇女谋利益的女性参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影响

和促进具有性别意识、维护和发展妇女的权益，并有助于两性平等的政策和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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